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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巴基斯坦文化挑战

钟智翔　孔　亮

摘　要：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举措，深受中巴双方的重视。

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巴基斯坦民众在民族认同、思维方式、政治

制度以及政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与中国差异较大，导致中巴经济走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

少来自文化方面的挑战。只有认真研究中巴文化差异，才能有效应对挑战，顺利推进中巴经

济走廊的建设。

关键词：文化；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2-0044-07

　　作者简介：�钟智翔，男，湖南邵阳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南亚、东南亚问

题；孔亮，男，河南济源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讲师，研究方向为南亚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于2015年4月20日正式启动。

该项目被誉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深受

中巴两国政府重视。项目启动五年来，推进效果不

甚理想，面临着重重挑战。为了揭示其背后原因，

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重点分析巴基斯坦文化，特别

是民族认同、思维方式、政治制度、政教关系等方

面的特性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挑战。

一、巴基斯坦民众的民族认同特性影

响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进度

文化经济学认为，文化通过对某一区域中人

们的精神和心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

从而导致其经济的改变。认同是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一种超越市场和政府的社会力量。民族认同

是个人对其所属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定，是民族

文化通过自我想象和集体记忆而实现的一项重要功

能。历史上，巴基斯坦一直是外族入侵南亚次大

陆的首选之地，多种文明在此碰撞，本土文明进程

常被打断。不同族群对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对文化共

同体的自我想象各有不同，其族群的“多元性”远

强于“一体性”。

巴基斯坦的立国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

其实质是宗教民族主义。巴基斯坦的建立从根本上

来说是为了满足南亚次大陆穆斯林保护自身文化的

需求。穆斯林是巴基斯坦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

该身份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国家对民众的意义下降

了，民众对“巴基斯坦人”这一民族国家成员身份

的认同弱于对其族群身份，如旁遮普人、普什图

人、信德人、俾路支人等的认同。认同与共同命运

观直接联系在一起，认同程度的高低反映了一个人

对该群体的命运或遭遇的关心程度。由于巴基斯

坦人的民族认同弱于族群认同，民众对国家缺乏一

致的忠诚，因此追求本族群利益最大化成为工作的

基础。这就导致代表族群利益的政党、团体在经济

建设中经常违背国家整体逻辑行事，从而阻滞了中

巴经济走廊的建设。

2015年上半年，巴基斯坦出现的中巴经济走廊

“东、西线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巴基

斯坦政府力推的东线从瓜达尔出发，经卡拉奇、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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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木尔坦、费萨拉巴德、伊斯兰堡、吉尔吉特

进入中国。由于该线路几乎绕过了俾路支省和开伯

尔普什图赫瓦省（简称“开普省”），所以遭到了

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以俾、开

两省发展权遭到忽视为由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

致使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于5月28日召开全巴政党大

会协调各方立场。最后政府决定设置东、中、西三

线，并承诺优先完成西线建设，才使争议暂时得以

平息。

中巴经济走廊的西线始于瓜达尔，经俾路支省

的图尔伯德、旁吉古尔、纳格、巴斯玛、索拉巴、

卡拉特、奎达、基拉·赛福拉、佐布以及开普省的

德拉·伊斯梅尔·汗和哈桑·阿布达尔，最后抵达

伊斯兰堡。虽然西线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俾、

开两省族群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但也使二者高度关

注西线建设的实际进展。而围绕线路的争议也一直

没有结束：从具体路线到公路规模、从融资渠道到

建设进度，凡是与计划、承诺有出入的事项都成为

俾路支、普什图民族主义者质疑公平性的理由。

2 01 6年9月，俾路支民族党（B a l o c h i s t a n 
National Party）主席阿赫塔尔·门加尔表示，中巴

经济走廊只考虑了旁遮普省的利益，统治者对俾路

支省的发展毫无兴趣，剥夺了较小省份的权益，

俾路支人不接受基于欺诈的发展。2018年12月21
日，俾路支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成

立一个国家委员会来处理走廊项目和资金分配不当

的问题。俾路支民族党议员萨纳乌拉声称，走廊

99%的投资流向了东线，俾路支省遭到了忽视。普

什图民族人民党（Pashtunkhwa Milli Awami Party）
则着力强调西线的“优势”。该党认为，东线夏

季面临季风雨和洪水威胁，冬季受雾霾影响，西

线全年适合通行，且发展西线有助于形成新的人

口中心，能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该党还认为，

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分别代表开普省和俾路支省，

是走廊建设中的利益攸关方，二者应发起联合维权

运动。俾路支和普什图民族主义者因为身份认同

的片面性，缺乏大局观，分散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精

力，导致走廊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及

时解决，阻碍了项目的推进。 

二、巴基斯坦民众的思维方式特性挑

战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效度

巴基斯坦人的思维方式主要受伊斯兰文化和

近代欧洲文化影响。巴基斯坦精英阶层崇尚西方文

化，其思维方式呈现出明显的西化特征。这些特征

主要体现在注重个体性和逻辑性上。个体性思维认

为个体可以分割，分割后的部分彼此独立、互不牵

制，而逻辑性思维则较为重视运用规则和法律处理

矛盾。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

表。他们一方面渴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能给俾路支

人带来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又担心走廊建设会有负

面效应。在走廊建设中，眼光也只局限于俾路支一

省，不考虑走廊建设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

俾路支省前首席部长、民族党（National Party）
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总结了俾路支民族主义

政党对走廊的五点关切：1.瓜达尔港对俾路支人身

份认同和该省人口构成的影响；2.瓜达尔港收入的

流向；3.瓜达尔港的控制权；4.俾路支人对省内工

作岗位的优先获得权；5.俾路支人对省内生意的 
独享权。

长期以来，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希望实现俾路

支省的自治和省政府对本地资源的控制。他们坚持

瓜达尔港首先属于俾路支省，其次才属于国家。他

们不满意大量外省工人参建瓜达尔港，认为外省劳

工不仅剥夺了俾路支人的工作机会，而且会改变当

地的人口比例，使俾路支人成为少数族裔。他们反

对给外省劳工提供本地长居证明，要求通过立法限

制外省人的土地所有权和选举投票权。他们对瓜达

尔港的收益分配方式也表达了不满。很多俾路支民

族主义者认为，旁遮普人主导的官僚机构会利用票

决的方式批准有利于旁遮普省的方案，剥削俾路支

省。基于这种认识，俾路支民族党在2018年的竞选

宣言中表示，要捍卫俾路支人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

合法权益，会采取措施使俾路支省政府收回对瓜达

尔港的控制权。

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十分关注走廊的透明性。

民族党参议员卡比尔·穆罕默德·沙希称：“尽管

我是参议院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的成员，但对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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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一无所知。由于不确定俾路支省的收益，所

以我不会称赞中巴经济走廊。”观察人士由此确

信，俾路支省的走廊项目缺乏透明性，省内的既得

利益者关注掌权和敛财，与中央政府勾结。部分俾

路支民族主义人士则认为，瓜达尔港的规划应当公

开，相关项目应在省议会和媒体上讨论。

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还把省内走廊项目视为本

省财产，希望借此迅速提高本省人民的生活水平。他

们忽视了走廊的整体性、宏观性和效益的长远性，导

致对走廊的失望情绪及由此产生的被剥夺感逐渐在俾

路支民族主义者中蔓延。特别是在早期收获项目陆续

完成后，这种迹象更加明显。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关

注该省在走廊中所占份额和西线建设进度，频频通过

媒体质疑、议会提案、游行示威等方式向中央政府施

压，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做出调整和妥协，降低了中方

投资者的热情和走廊的经济效益。

三、巴基斯坦的政治制度特性增加了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难度

当代社会主要有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制

度。政府配置资源制度是指通过政府的指令或政府

制定的计划进行宏观调控，配置资源。依据新制

度经济学理论，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为政府的宏观调

控提供相应的政治框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受

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巴基斯坦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但其议会制度一直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部落血

亲关系的家族政治所左右，具有明显的“自私性”

和“地方性”特点。家族政治与聚居型多族群结

构的结合使巴基斯坦政党具有地域化、族群化的特

征，省际边界基本上就是族群和政党的分界线。巴

基斯坦的几个全国性政党分别是不同省份和族群利

益的代表。这些政党在职务任命、政策制定、公共

福利等方面向本地域和本族群倾斜，从而形成了政

党与选民之间规律性的投票模式和稳定的政治认

同。由于旁遮普人约占巴基斯坦总人口的63%，所

以该国政坛呈现出“旁遮普一省独大”的局面。其

他省份，特别是俾路支省，对议会民主制产生了怀

疑。这导致一系列政治性问题接踵而至，对走廊建

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按照中方设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主要依靠国

家间的合作进行，双方的中央政府是合作的主体。

然而，带有家族政治色彩的巴基斯坦民主制度使中

央政府既容易被地方利益集团裹挟利用，又容易受

其攻讦。执政党难以真正代表国家意志，导致中巴

经济走廊项目成了不同政治势力博弈的平台。

2016年下半年，在野的正义运动党就利用走

廊建设的线路之争打击执政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

派）。正义运动党主席伊姆兰·汗质疑时任总理的

纳瓦兹·谢里夫把高速公路从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移

到了旁遮普省，而该省正是谢里夫的故乡和穆斯林

联盟（谢里夫派）的最重要票仓。伊姆兰·汗还

批评巴基斯坦政府未能兑现承诺，没有在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中给予开普省应得的份额。

家族政治与民主制度的捆绑还加剧了族群民族

主义的极端化倾向，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巴经济走廊

建设没有安全保障。在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没有全

国性政党，无法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益。民族

利己主义、民族排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极端民

族主义思潮在俾路支人中的影响力逐步上升，导致

部分俾路支政治组织只考虑族群利益，怀疑、排斥

以旁遮普人为代表的外族人，甚至寻求俾路支省脱

离巴基斯坦。

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一

方面在难以左右中央政府决策的情况下，谋求通过

向中国政府施压来博取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先验

性地把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预判为侵犯和控制，报

以防范、挑剔、抵制和反抗。分离主义势力更是

将“反中国”同“反旁遮普”等同起来，对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如今，俾路支分离

主义组织几乎一致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他们认

为瓜达尔港的建设与开发损害了俾路支人的政治和

财政自主权，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视为掠夺俾路支

省资源的阴谋。俾路支解放军对中国企业和中方技

术人员抱有敌意，反对开发瓜达尔港。

近年来，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发动了多次针

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袭击。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俾路

支分离主义组织的联合。2018年11月10日，几个主

要的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结成了“俾路支兄弟联

盟”（Baloch Raji Aajoi Sangar，BRAS，即“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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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该联盟的主要目标是团结、整合民族力量

使俾路支省脱离巴基斯坦。为此他们将巴基斯坦军

队和中巴经济走廊视为袭击目标，已在中巴经济走

廊西线的必经之地发动了数次袭击： 2019年2月17
日，一伙布拉斯武装分子在旁吉古尔县袭击了巴基

斯坦边境部队，导致4名士兵死亡；2019年4月18
日，一伙布拉斯武装分子伪装成巴基斯坦安全部队

人员，在位于瓜达尔县奥尔马拉镇的莫克兰海岸高

速公路上拦截车辆，袭击乘客，导致14人死亡，其

中包括11名巴基斯坦军人。“奥尔马拉”袭击事件

对俾路支省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造成了巨大负面

影响，迫使巴基斯坦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莫克兰海

岸地区的安保措施。

中巴政治制度的差异使双方民众对“先富”和

“共富”产生了不同理解。巴基斯坦受家族政治左

右的议会民主制度使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俾路支省

和开普省陷入了困境：不投入发展力量或投入较少

要面临不平等的指责，大规模介入发展则面临阴谋

论的批评。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如何拿捏好分

寸是一个难题。

四、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特性增加了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变数

政教关系可以被简述为一国政治与宗教之间的

关系。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渊源、发展状况和社会

制度不同，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巴基斯坦的政教关系是基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逐步

建立起来的，总体上表现出政治与宗教互相介入、

互相支持的特征。

在“两个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南亚次大陆

出现了与印度教教徒相区别的穆斯林民族。巴基斯

坦国父真纳将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原则相

结合，为建立巴基斯坦提供了合法的政治依据。伊

斯兰教是巴基斯坦各族群、各派系身份认同的基

础，坚持伊斯兰属性是巴基斯坦保持与印度的差异

性，防止被其同化和归并的最佳选择。因此，巴

基斯坦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为之提供法律上和财

政上的支持。伊斯兰政治文化得以与巴基斯坦的宪

法制度和多元政治生态相协调。伊斯兰政党积极

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通过施加政治影响维护社会

生活中伊斯兰教的基本准则。例如，基于伊斯兰教

的重要地位，巴基斯坦制定了《反亵渎法》。根据

该法，亵渎伊斯兰教先知和教义的行为会遭受不同

程度的惩罚，最高可判处死刑。《反亵渎法》得到

了伊斯兰政党的大力维护和支持，成为矛盾双方互

相攻击的武器。2018年11月，“巴基斯坦拉拜克运

动”（Tehreek-i-Labbaik Pakistan）及其支持者就

以基于《反亵渎法》的判决被推翻为由发起反政府

示威游行。示威者封锁了包括伊斯兰堡在内的几个

主要城市的道路，导致部分地区陷入瘫痪，迫使政

府妥协。

中巴两国在政教关系上的区别显而易见，导

致在巴华人在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且缺乏规避意识

的情况下可能会触犯禁忌，进而被宗教政治势力利

用，酿成政治纠纷。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推

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巴基斯坦，其言行举止

与当地人文习惯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上升。一些别

有用心的组织可能放大个别现象，破坏在巴华人的

整体形象，将文化矛盾上升到政治层面，给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增加不确定性。

伊斯兰政党对巴基斯坦政治的深度介入也给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增加了变数。2015年“5·28”全巴

政党会议结束后，巴基斯坦成立了一个多党派参与

的国会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中巴经济走廊项

目的推进，并向政府提出有关加快项目进度、降低

成本、增进公共福利的建议。委员会设21个席位，

其中两席由伊斯兰神学者协会所有。尽管该宗教政

党支持中巴友好，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但在具

体问题上还是影响了走廊建设的正常开展。例如，

该党主席法祖尔·拉赫曼于2016年1月公开指责巴基

斯坦政府违反了其在全巴政党会议上的承诺，改变

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初始规划，以此呼应开普省首席

部长针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走廊项目得到优先实

施而提出的异议。

五、迎接文化挑战，助推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为经济发展提出的，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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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作为“一带一路”的旗

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走

向互利共赢，的确值得深思。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要了解巴基斯坦文化，增强中巴经济走廊

项目的针对性。民心相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前提。为了顺利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我们要

弄清巴基斯坦文化概貌，在规划项目时进行文化风

险评估，规避走廊建设中的文化风险。顶层设计上

要主动调整思路，因地制宜，考虑中巴经济走廊项

目分布的平衡性，细化项目实施计划，推动合作模

式的多样化。要鼓励双方地方政府、公司企业进行

互利合作，力求优势互补，风险共担。

二是要加深观念认同，增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的文化互信。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是一

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中华文化的“和合”理念就是

对文化包容的一种诠释。巴基斯坦文化所属的南亚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外缘性的伊斯兰文化，最大特点

是“融合性”。两国文化都有接受异文化养分，主

动进行文化更新的传统。因此，中巴双方应努力探

索文化共性，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努力拓展共性

观念，增强价值认同，求同存异，降低中巴经济走

廊建设中的文化风险。

三是要加强中巴文化交流，夯实理解基础，扫

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文化阻力。文化交流的关

键在于多层次推进。要加强中巴双方的文化交流，

探索符合时代的交流形式。双方要推动各级领导的

互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举办文化博览会、

建设文化交流中心、举办文化节等活动，激发互相

了解的兴趣，增进友谊和文化理解。双方还应深化

教育合作，在加强现有孔子学院建设的同时，还要

加大资助巴基斯坦学生来华学习的力度，为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培养后备人才。在保持官方交流的同

时，要有的放矢地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

化在巴基斯坦基层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树

立中国在巴基斯坦民间的正面形象，增加其对华好

感度。

总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双方的努力下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瓜达尔港开发、中巴能源合作、巴

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一批早期项目的建成，

带动了巴基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下一阶段，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将向民生领域拓展。我们相信，随

着中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多层次合作机制的

进一步完善，中巴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挑战将会

得以消除，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道路将会越走越

宽，巴基斯坦对“一带一路”的支撑作用也将会越

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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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from Pakistani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ZHONG Zhixiang    KONG Liang

Abstract: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is a concret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s highly valued by both sides. Due to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and economy, Pakista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China in terms of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way of thinking,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religious relations, resulting 

in many cultural challenges coming from Pakista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PEC. Only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earnestly can we address the challenges effectively and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the CPEC smoothly.

Key words: culture; influenc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